
永不忘记的父爱
!

施正荣

亲爱的爸爸：

您好！一别20年，

很想念您，您在天堂也

一定会想我们。 20年

前，那无情的病魔夺去

了您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了我们父子之间人世间的情

缘，从此我失去了坚强而伟大的父亲。虽然我们现在是

阴阳相隔，天上人间，永难相见，但儿女们对您的思念却

像涓涓的河水，永远在流淌。

您是一位历尽沧桑铁打的人，您从小是从苦水里长

大的，十几岁时就到人家帮长工种田，继而过继给人家

为子。历经磨难，造就了您顽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德。由

于您的勤劳诚实，在名医世家有了学医的机会，您苦读

医书，成为了扬州北乡一代名医。您擅长于中医治疗慢

性病，我曾记得郭集有一位肝硬化腹水病人，腹部膨胀

得已经发亮，几个人用木板抬着来请你诊治，您经过细

致的“望闻问切”之后，用“舟车丸”加减开了药方给病人

治疗，没过多久病人就痊愈了。对于慢性病您手到病除，

您神奇的医技甚至能使危重病人起死回生。我记得“文

革”前家里挂的“万病回春”的金字匾额就是被您治好的

病人赠送给您的。您在家乡有口皆碑，您曾被村民推选

为两届镇人大代表。您在病重的最后日子里，还热心地

为患者治病，有时躺在床上为病人诊脉。

爸爸，您还记得吗？您经常提醒我时时刻

刻不要忘记党的培养，事事处处要身端影正，

以身作则。教育我踏踏实实做人，堂堂正正为

政，光明磊落做事，要多为老百姓着想 ，要淡

泊名利，秉公办事，“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要

体现自己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尊严。您的爱，没有那么招

摇地表现出来，却无时不在，浸到我的生活里，融在我的

生命中。父爱是多么的伟大，真是父爱如山啊！

爸爸，您知道吗？您去天堂以后，很长时间还有病人

前来请您治病，您离开人世20年了，人们还怀念着您。

爸爸，您走了，谁也无法挽留您的脚步，但我们常常

能见到您，您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昔，深深地根植于我们

的脑海之中。感谢您的言传身教，感谢您的慈祥、宽容和

对我们的疼爱，感谢您陪伴我们四十多年。

爸爸放心，我们一定坚强地生活，愿您在天堂平安、

幸福！ 深爱您的儿子 正荣

父亲给我正能量
!

徐松

又到一年清明时，走过开着油菜

花的小径，站在父亲墓碑前，泪眼中

仿佛出现了那熟悉的身影，我再一次

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身处逆境，

自立自强。他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

里，这个连冬天都没有一双好鞋子的

乡下苦孩子，发奋读书，积极向上，考

进了高邮中学，成为当时的高材生。

由于经济拮据等原因，与大学失之交

臂的他，带着几分遗憾早早地步入社

会大课堂：精简离岗、妻子下放、在外

租房、养猪换口粮……生活的磨练和

挑战，激发了改变厄运的斗志，他白

天上班，夜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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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播出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成

为全镇文艺宣传队骨干，被聘为影评

员和职工学校辅导员……

父亲是个热心人，富有主见，敢

于担当。他天生大嗓门，心直口快，热

情豪爽。亲戚朋友或左邻右舍，谁家

有了麻烦事或是有什么纠结，只要他

出面，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所在的

集体商业，是个烂摊子，历史遗留问

题多。父亲秉公办事，仗义执言，设身

处地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为了促成

孤儿与心仪的姑娘喜结良缘，他费尽

口舌；为了让患哮喘病的光棍不再回

农村干重活，他与“工作队”据理力

争；为了让精神病患者能享受病退待

遇，他东奔西走；为了帮助老职工们

补交养老保险，他力排众议。

每到寒冬腊月，他总要抽空走

进困难下属家中，看看伙食怎

么样，问问还缺什么年货，有

时还不忘送上困难补助。

父亲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教子有

方，善待亲友。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

家里还没通上电，他和妈妈轮流用蒲

扇为我们兄妹几个驱赶蚊虫，带来凉

风。当然，子女中谁若在外闯了祸，便

会有“好果子”吃。我这个老大又是当

儿子的，“机会”自然多一点———“特

别的爱给特别的我”。正是他的严格

要求和言传身教，我才能不断成长。

患糖尿病多年的他，出现了多种并发

症，脑梗又带来了后遗症。除了控制

饮食，还需分时段吃下许多种药，呆

在家中的他，只能靠“听电视”消磨时

光，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尽管如此，

他仍牵挂着四个子女各自的小家庭，

牵挂着在外上大学及正在读高中的

孙辈们，见到孙子外孙总要叮嘱：“对

人要有礼貌！”“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

西！”“学无止境！”他还惦记着城里乡

下的亲朋好友，时常主动打电话关心

老长辈的身体，打听农村亲戚的近

况，了解城区表妹的病情。特别感人

的是，听说患绝症的大姑妈危在旦

夕，他执意让我买来毛笔和白纸，冒

着盛夏高温，亲自为她撰写挽联。父

子俩的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沾湿了

一大片白纸。

地上的小草冒出了新芽，不知名

的野花相继开放，阳光透过柳枝条照

在墓碑上，春风似乎传来了父亲的声

音：“只要肯动脑筋，只要有双勤劳的

手，一切都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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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
!

冯智超

前几日回乡祭祖。家乡同

姓的长辈每年祭祖虽早有耳

闻，但一直未曾得见。去年步入

社会，也步入了独当一面的节

奏。今年的祭祖，父亲便让我作

为本户的代表。

祭祖的本家大多散落在高邮、宝应的交

界，子婴河的南北；小半安居在省内各地，苏

南多于苏北；少数来自徽、浙两省，极个别不

远千里从北京甚至东北回乡祭祖。本次祭祖

的承办地在宝应夏集地界上，从营南老家骑

小电驴约摸半个钟头车程。

刚入祭祖人家的大院，一眼便瞅见，中堂

门厅眉梁以下悬着一张丈余见方的祭祖幕。

上首四个楷字书“冯氏宗谱”，左右首写了一

个联，联云：“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

行”。幕中由上而下，自始祖“国仁公”灵牌而

起，一路按“仁、鸣、元、芝、单、旸、赞、成、文、
武、益”的辈分，依六门（即国仁公膝下六子）

的次序写了百余位先祖的名号。上疏下密，

到得末端，娟娟小字，几不可辨。幕前一张八

仙桌，放满瓜果枣饯、香炉什物。两炷红烛袅

袅而燃，烛光微动，映得屋堂华光熠熠。桌前

放了个蒲垫，上面隐约落着两处凹痕，想来是

前来祭拜的同姓晚辈所留。在一位老者的指

引下，我稽首合十，屈膝而跪，三个响头磕下

来，举目凝望幕上那列祖列宗密密麻麻的尊

号，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这张祖谱至少在血

脉上回答了我人生那所谓的三个终极问题，

即———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中，各

门所执本系的宗谱几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六门之中只有第四门一位有心的前辈冒

着极大的风险将本门的宗谱完整保留下来。

八十年代修缮总谱，“元、芝、单”三代先祖的

名号大多散佚，仅能凭后世子孙的零星记忆

补记出几位，只有四门列位完整，人丁兴旺。

整个宗谱呈倒置的树状，自根系而下，以男丁

为节点，开枝散叶。长、二、四门枝繁叶茂，颇

为昌盛。三、五门在中下段各有一次“三代单

传”，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稀疏与冷落。我所在

的六门于曾祖父“旸”字辈迁徙定居在营南，
香火的传承遂趋于稳定。到了我所处的“武”

字辈，受计划生育影响，宗谱枝叶扩张之势开

始收缓，但同时也突破了男尊女卑的陈旧观

念：过去的辈分只录男名及其配偶的姓（冯某

氏），现在则不论男女，一并录

名。不过同姓的女本家嫁人后，

其子女随夫姓，在谱系上便无

以为继。是以说，男丁为宗谱大

树上的节点，而女子则在出阁

之后以“某冯氏”的形式成为他姓谱系枝梢上

的“一点红”。

祭祖除了祭谱外，还要“打牙祭”。先祖历

经清贫，守家立业不易，所以饭菜一律从简，

以素食为主，不饮酒，有忆苦思甜之意。来宾

不分长幼，不问男女，大大小小坐了十来桌。

席间不相识的本家叙起辈分，气氛异常热烈。

坐我对席，被他母亲抱在手里且拖着长鼻涕

的“黄发小儿”竟与我父亲一辈，对于这位

“文”字辈的尊长，我收起笑脸，毕恭毕敬地叫

了声：叔伯好，晚辈有礼了。

饭后，长门中的后人召集大家开个短会。

大伙都自觉地集中到中堂来，地方狭小只容

站着叙事。尽管没有座次之分，但与会者依各

门长次自然默契地垂手而立，森然有序。近五

代为“赞、成、文、武、益”，我祖父为“成”字辈，

而“赞”字辈的长者尚有两位，均已耄耋之年，

短会伊始便由这两位老人率先发言。大家的

发言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来感召祭拜者

勿忘先祖，并为降生的新丁续谱；二来商议来

年祭祖的相关事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短会

开得井井有条，没有一点人多口杂的迹象。比

如三门中的长辈讲话，四、五、六门的本家洗

耳恭听，绝不插话，只有长门及二门中的同辈

或更长者偶尔打断提点意见，问些问题。而当

“赞”字辈的两位老人交流时，全场只有他们

在谈笑风生，余者都是“笑而不语”。我想这就

是辈分吧。

人的生长与血脉的传承就

像蒲公英借助风力向外播种。

有些不愿远离，落在近处；有些

善应机缘，飘向远方。这些后世

的拓造者栖地扎根，继而抽穗、

拔节、散叶、开花，待到花罢成

絮，又因风而扬，将种子传向他

方。但无论地域远近，岁月几

何，一方写满记忆与缅怀的祭

祖幕可以纵越百年、横跨千里，

将素未谋面的血脉紧密相连，

拧成一股万径归宗的合力，一

份薪火相传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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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记父爱
!

朱玲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一

位年轻的母亲牵着幼小的女儿

下河边洗衣服，夕阳像金粉一样

撒满了这对母女的周身，女孩的

父亲蹲在门口抽烟，幸福地看着

她们。忽然父亲皱起了眉头，他看见女孩走路有

点跛。急忙喊住母亲，一起观察女孩。他们俩越看

越不对头，父亲立即抱起女孩直奔医院。

医生说，这是小儿麻痹症，一般早期不易发

现，你们来得还算及时，但是我们医疗水平不能

保证痊愈。这就要看医缘了。父亲哀求说，你一定

要想办法治好我女儿的病。医生见他言辞恳切，

就说，南门外有一个姓苏的老中医，早年曾在国

民党部队做过军医，治疗小儿麻痹症，有一套独

特的办法。但是现在老了，不替人治病了。

父亲连夜摸索到苏老先生家，这是一栋三间

平房的老宅子，前面一个大院子，长满了花花草

草。穿过花木扶疏的院子，父亲轻轻而又执着地

叩响门环。一位老妇人开了门，父亲说明来意。老

妇人说苏老先生不在家，他现在不替人看病了，

请不要打扰他。说着合上了门。

父亲就站在门前等，很久，老妇人出来倒洗

脸水，发现父亲还执拗地站在那儿，就说，没用

的，他不会替人看病的。父亲就这样站了一夜，第

二天早晨，苏老先生开门晨练，发现父亲披着一

身的严霜，睫毛和头发上结一层晶莹的冰花，矗

立在那里，老人叹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老人从屋角找出药箱，仔细掸去上面的灰

尘，老妇人拿出一个脉枕放在院子的石桌上，老

人就坐在簇簇的花中为女孩把脉，轻轻雅雅地说

话。远远望去，瘦瘦的老人很有股仙风道骨的味

道。

把脉后，老人叫老妇人拿出

一些丸药交给父亲，并告诉父亲

怎样吃。这些药是老人自己院子

里长的花草，采下来之后，碾碎，

捣烂，制成丸剂，老人只收几分

钱的药费。然后，将小女孩领到屋内的床上躺下，

用十几根银针为女孩针灸，女孩哇哇大哭，老人

就变戏法似地从身上摸出一粒糖，说，莫哭，吃

糖。女孩含着糖，不哭了。

以后这位父亲每天都带着女儿到老人这儿

针灸，女孩也习惯性地从老人口袋里摸出一粒

糖。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每天袭着花香，风雨无

阻。女孩的腿一点都不跛了。后来女孩蹦蹦跳跳

地去上学了。而邻家那个趴在椅子上的小男孩因

发现迟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他只能隔着玻璃

窗眼巴巴地看着女孩跳绳、踢毽子。

女孩上学后，每年都参加学校运动会，是短

跑名将。她已经记不得自己差一点成为残疾人。

那时候，小儿麻痹症是常见病，有很多家长

慕名前来探寻，寻求救助良药。父亲每次都感激

地说苏老先生悬壶济世的高尚品德。但是自从治

好女孩的病，老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就仙

逝了。

那个男孩却因身体原因未能上大学，止步于

中学。工厂、学校是去不了，家人只得让他跟人学

修无线电，勉强度日，四十几岁了，至今尚未成

家。而那个女孩顺利进入政府机关，做了一名公

务员，为人妻为人母，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女孩

知道拥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爱她的父亲。

永记父爱，女孩在心里默默地诵道。

那个女孩，就是我。

父亲
!

林华鹏

父亲一走，都十一年了。这十一年里，我经常

梦见他。梦中的父亲只有形象，很少有言语。可这

几天，父亲在梦中居然叫喊我的小名：小红。

梦醒时分，回想梦中的情景，内心就涌动着

一种莫名的伤感。我捂住胸口，不知何时，眼眶已

经湿润。

父亲离世的日子，令我终身难忘。2004年5月1日，

这个日期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那天，父亲在田间劳动，

突然瘫倒在地。这是母亲难以想象的。父亲身体壮得像头

牛，怎么会倒下呢？这完全没有道理。但，事实是他倒下

了。

几番周析，父亲被送到了城南医院。在外学习的我，听

到消息，疯一般地赶到医院，急切地向医生问他的情况。医

生说，已转到了人民医院。

跑进人民医院的大院，我见到了瘦弱的父亲。父亲

躺在板车里，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脚上的一双球鞋还

沾着泥巴。母亲推着板车，二姨紧随其后。到了急诊室，

一滴滴带着希望的药水顺着输液管流入父亲的筋脉。

见到这一幕，我眼眶里滚下了几滴泪水，一滴一滴地滴

在我有点颤抖的手上。

这时的父亲睁着双眼，呆呆地看着我。他想说话，

嘴巴微微张了张，可他的千言万语说不出口。于是，父

亲无声地哭了，泪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顺着爬满皱

纹的脸往下淌。

母亲、二姨和妻子哭成了一团。只有我与儿子没有

哭。我那年幼的儿子怎么会知道，他可怜的爷爷正面临

着死神的胁迫。我静静地看着父亲，年仅四十八岁却已

经苍老的父亲。我多么希望他能站起来

啊。

当医生告知我的父亲患的是脑溢血

时，已经到了深夜。医生无奈地摇摇头，

说，回家准备后事吧。父亲啊，我的父亲，

你这么快就走了。你没留下一句话，你怎么忍心。

在我印象里，父亲是个典型的善良且老实的农民。

父亲吃多少苦，不叫一声累，受多少气，不叫一声怨。记

得小时候，父亲听说到上海卖螃蟹能挣钱，便拿着母亲

给的一千块钱只身到了上海。一个月后，父亲回到家，我

和弟弟迫不及待地翻他的包。见一千块钱变成了八百，

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事后，我得知父亲贩的螃蟹死了

一半，为了回家面子上给母亲有个交待，父亲愣是在上

海吃了一个月的粥。父亲啊，你这是何苦呢。

有一次父亲贩鱼，母亲将一沓两千元的钞票交到他

手中，父亲却当成一千元给了别人。那时，一千元是个不

小的数目，母亲气得在床上睡了一天。从我记事起，父亲

身上从不带钱，一生的喜好就是抽烟。父亲每次向母亲

要钱买烟时从不多要，只要买烟的钱。有时，母亲多给几

个钱让他买点好烟，可他舍不得，总抽最便宜的。

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父亲，梦中的父亲从不说话。是

不是他临走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话，有太多的牵挂和不

舍不愿诉说。每年的清明，我都去父亲的坟头烧一把纸

钱和几根香烟。我知道，香烟是父亲的命根子。父亲坟头

那棵小松树已经长大了，他的孙子也长大了。

父亲，你在天堂还好吗？


